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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流行的“电击治疗网
瘾”在 2009年被当时的卫生部
叫停。而目前有没有医疗机构
获批可以专门治疗网瘾？21
日，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目前仍未批准任何一
家医疗机构专门治疗网瘾，现
在也没有明确地将网瘾作为独
立的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

北京工商部门21日向记者
表示，企业注册登记的经营范
围中并没有“网瘾治疗”这个经
营项目。在工商注册登记时，
只要登记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内注册登记规定，手续齐全，工
商部门都会予以注册登记。

“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网瘾
治疗机构注册公司时的经营范
围只提到了咨询等内容，但实
际却在进行治疗网瘾的经营，
工商部门又该如何监管？”对于
记者的这个问题，工商部门表
示，工商部门可以对企业不符
合经营范围的行为进行监管，
如，企业注册的是咨询公司，但
是却打着“网瘾治疗”的旗号，
工商部门查实后可以按照虚假
宣传或者超范围经营对其进行
查处。查处的依据则主要是其
用了“治疗”的宣传，如果其只
是对“网瘾”开展单纯的咨询业
务，符合经营范围，工商部门则
无权查处。

一位一线执法的工商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对于什么是

“网瘾”国家和社会并没有一个
准确的界定，而且，一些咨询或
培训机构在为家长出具发票
时，也不会写上“网瘾治疗费”
这种项目，多是以咨询费、培训
费出现，为工商部门掌握证据
带来了困难。

(据北京青年报)

河南一女生戒网瘾时致死 记者调查发现戒网瘾机构资质乱、团队乱、手段乱……

京城戒网瘾机构乱象调查
河南19岁女孩玲玲

近日在郑州一家培训学

校戒网瘾，在被教官“加

训”两个小时之后死亡，

另一名14岁女孩也因加

训受伤。此事再度引起

人们对戒网瘾机构的高

度关注，而诸如这样的悲

剧已经不止一次发生，在

媒体报道的多例类似案

件中，戒网瘾机构9成涉

及体罚，导致多名学生死

亡。为何屡屡发生惨

案？哪些机构、哪些人员

在从事网瘾治疗？政府

部门如何监控此类机

构？记者通过对北京市

多家网瘾戒除机构调查

发现，这一市场正处于混

乱无序的状态，在没有任

何资质标准审核的前提

下，网瘾正在被“乱治”。

通州一个临近河北的村里，一群
孩子正在一个略显破旧的院落里军
训，打着基础拳法，喊声震天。院落
的大门铁链紧锁，孩子们见外人进来
后，全体鞠躬行礼，整齐大喊“叔叔
好！阿姨好！”老师说这是他们的礼
仪规矩。在集训院落的旁边，两个小
门锁着孩子们的宿舍小院，进到宿舍
小院里，宿舍门从外面被锁死，这也
是这里的规矩，几乎每进一个门都要
开一次锁，小院里装着摄像头，围墙
上全是玻璃碴。进到宿舍里，十余张
床上整齐码着军被，几乎没有多余的
储存物，简单利落，老师说学生们进
来时有个规矩，全封闭管理，不能带
进任何一件电子产品。

立此规矩的是一家“北京启德励
志教育咨询中心”，帮助有网瘾的问
题孩子回归“正常”状态。老师介绍
说，这些问题孩子多少都伴有同样的
网瘾问题，而对他们戒除网瘾的帮助

中，“军训”是最基本的培训方式之
一，这也意味着军事化管理不可缺
少。

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没有规范
的治疗规程，记者走访了多家戒除网
瘾机构，发现各家机构采用戒网瘾的
方式可谓五花八门。

军训之外，心理辅导或治疗是各
家机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如国奥心
理医院，就是由专门的心理医生针对
病情做心理治疗。

除了军训和心理辅导两种基本手
段之外，各家还有自己的特色培训内
容，如国学课弟子规，还要分年级学
数学、英语等科目。一家叫做中国青
少年心理成长基地的治疗网瘾机构，
还推出了家长共同参与治疗，家长与
学生共同“驻扎”基地，家长每天也
安排“治疗”课程，包括团体心理
课、家庭小组课等等。

退伍军人、教师、医生……

在网瘾戒除机构中，“专业团
队”的组成也颇混乱，有所谓的专业
心理咨询师、退伍军人、文化教师、
出身各异的行政教师……但却鲜有医
师。

退伍军人是戒除网瘾机构人士中
最常见的一类群体。记者参观启德励
志教育咨询中心时，负责老师介绍了
几位“经历传奇”的退伍军人，他们
多来自外省市，曾参与汶川大地震救
援和乌鲁木齐 7·5事件的维稳任务，
现今他们每天给这些网瘾孩子做专业
培训。一位 24岁看上去很和气的年
轻教官说，他的威慑力很大，只要站
那儿，所有孩子都不敢不听话。

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自我标
榜是网瘾的专业治疗机构，但是就在

这样的专业治疗机构里，40人的团
队中仅有3名临床医师，其他人员均
为心理咨询师和退伍军人。

为何不多聘专业的医务人员？负
责人陶然说几位临床医师足够了，他
们有处方权，对症开药，而治疗的关
键是心理辅导，在他的团队里，部分
军官和行政人员也必须有心理咨询师
资格证。

但更多的打着戒网瘾机构牌子的
团队，没有任何医护人员，也未与任
何医院合作，如果在培训过程中偶尔
也会有一些病理性问题发作，或在情
绪难以自控的情况下身体受伤，对于
这些情况的处理，机构负责人表示他
们会送到附近的医院，机构也会帮助
孩子服药。

不规范的治疗方式，背后还可能
隐藏着潜在的暴力，有媒体梳理了近
年来报道的全国 12例治疗网瘾机构
出现的案件，超过9成涉事机构存在
体罚学生情况。

一家戒网瘾机构的负责人表示，
他们接受的网瘾孩子都是由父母送来
的，“没有孩子是自己愿意的，有些
孩子是父母用善意谎言骗来的，有些
孩子是我们配合父母带进来的。”

记者通过对多个戒网瘾机构的观
察，在封闭的管理过程中，体罚确实
容易发生，且不易被监察。多数机构
的管理制度是，孩子必须完全脱离父

母，父母只能通过电话来向老师确认
孩子的情况。启德励志教育咨询中心
的负责老师表示，在刚开始的两个月
内，学生与老师确实处于较高的对抗
状态，在学生十分不听话的情况下，
教官只能通过“加训”的方式来驯
服。

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为了避免
“体罚”质疑，让家长全程陪同孩子
治疗，他们表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教官偶尔也会与学生有些肢体上的冲
突，“我们有个规定是，学生打教
官，若教官不还手，我给教官 1000
元的奖励”，负责人陶然表示。

哪些条件可以被认定有
网瘾？哪些孩子需要接受网瘾
的专业治疗？在繁杂无序的市
场中，这一标准完全缺失。

2013年，文化部、教育部
等 15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未
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
治工程工作方案》中也明确提
出，“目前我国尚无符合国情
的网瘾诊断测评量表的现状，
要调动研究机构、精神卫生机
构各方的力量，研制本土化的
网瘾诊断测评系统”。

在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
基地，管理人员见到记者做的
第一件事是，拿出几页A4纸
打印出来的网瘾诊断的 9大
标准，他说这一标准虽是他制
定的，但已经被美国精神病协
会采纳。

对于“9大诊断标准”，其
他戒网瘾的培训机构却并不

理会，按照启德励志教育咨询
中心的说法是，“谁说网瘾是
种病，我们接受有网瘾的孩
子，但不接受有病理的孩子”，
既然不接受“病人”，也意味着
不需要任何诊断标准。

被送进来的孩子到底怎
样算是患上“网瘾”，更多的是
靠家长和戒网瘾机构之间达
成一种默契。记者采访到一
个正在接受“治疗”的河北家
庭，母亲说她已经带着孩子在
北京求医四年了，他们家孩子
的症状是严重嗜睡，已经影响
到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但是只
要一上网就不再有嗜睡问
题。为此，她带着孩子看了北
京五六家三甲医院，检查过大
脑，都显示正常，有医院认定
孩子有“发作性睡病”，但没法
治疗，最后只好找了家戒网瘾
机构试一试。

国家卫计委 21日向北青
报明确表示，他们从未批准过
任何一家专门治网瘾的医疗
机构。

没有专业的网瘾医疗机
构，那什么机构在治网瘾？记
者调查了解到，网瘾戒除的机
构鱼龙混杂，专业水平参差不
齐，大致可以归结为两大类
别，第一大类别是心理专科医
院，北京国奥心理医院就属于
这一类，该心理医院业务范围
包括治疗青少年网络成瘾，该
医院表示配有专门的心理医
生，以心理疏导的方式帮助青
少年戒除网瘾。除了心理医
院，部分大型医院的心理科或
儿科也可治网瘾患者。

第二大类别则是商业机
构或民营组织，这一类别的机
构名目繁多，属性五花八门。
北京启德励志教育咨询中心

就是这一类别的代表之一，该
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属
性就是一家商业培训机构，在
工商部门注册过，与“学校”和

“医疗机构”完全不沾边。网
上可以查到，命名为“咨询中
心”的戒网瘾培训机构，北京
还有好几家，个别咨询中心在
工商局网站上甚至查不到注
册信息，网站上挂出的资质属
性和河南“训死”女孩的戒网
瘾搏强学校一样，属于民办非
企业单位。

接触过众多网瘾患者的
安定医院儿科主任崔永华，多
年来也察觉到现状的混乱，

“针对网络成瘾的治疗，目前
没有任何明确的行业标准，也
没有具体的资质审核。但是，
社会上对网瘾治疗的需求很
大，导致市场混乱，大多由非
医疗机构做网瘾治疗工作。”

虽然机构资质条件五花
八门，但是各家的收费标准
却都一致地高昂。

启德励志教育咨询中心
的收费半年为 2万余元，多
数学生的培训时间维持在 3
至 6 个月，是否已恢复正
常、可以结束培训的标准则

由该机构的“专业团队”自
己鉴定，有心理、行为等各
项指标。青少年心理成长基
地的费用则更为高昂，一个
月 9000余元，该费用包含一
个家庭在基地的治疗，负责
人表示基本上孩子都需要半
年才能治愈。

■调查

怎样才算网瘾症？目前尚无定论

谁在戒网瘾？没有行业标准

各家的收费标准都一致地高昂

网瘾学生与教官关系紧张

网瘾戒除什么人都能干

■探访

网瘾戒除方式五花八门

带孩子接受了十个月网瘾
治疗的吉妈妈，听说河南戒网
瘾学校死了孩子这一事件后，
她说幸亏自己没把孩子送去外
地这些学校，她陪着孩子在青
少年心理成长基地进出了三
次，前两次治疗都以失败告终，
至今已花了十万多块治疗费
用，这一次，孩子爸爸终于也答
应了一起来接受治疗。

他们家儿子 6年级开始患
上网瘾，可以连续多天在外上
网不回家，去年决定接受治疗，
治疗三个月左右，由于新学期
开学，在机构未确诊“治愈”的
情况下，带孩子回了家，一回家
网瘾立即复发。隔了不到十
天，爸妈又立即把孩子送进戒
网瘾机构，这次的疗程长达半
年左右，医院也确诊痊愈，但是
出院后却严重反弹，“第二次出
去后，更加严重了，抽烟、打架，
原来没有的情况都出现了，情
绪控制能力更差了。”

吉妈妈说，虽然两次都未
见成效，但仍然要找地方戒网
瘾，因为没有其他选择，“现在
治疗的地方比较放心，我也去
看过通州的那个教育中心，有
些机构不让家长陪同，更不放
心。”

与吉妈妈家有同样状况的
家庭不在少数，50多位家长怀
抱着希望集体驻扎在戒网瘾机
构里，每个月 9000多元的昂贵
开销，有穷苦家庭借债十万，只
希望能换回正常的孩子。

■官方说法

戒网瘾机构
打“咨询”擦边球

■案例

十余万依旧
治不好孩子


